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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案为鉴：神秘的“药代”

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
“我们联系的药品代理人叫王伟，你说的谢雪峰我们不认识。”

“既然药品代理人叫‘王伟’，回扣怎么又打到其他人的账

户？”

“打回扣的账户都是王伟指定的。”

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通过抽丝剥茧，办

案人员发现这些账户都指向一个共同关联人：谢雪峰。

2021 年 5 月 20 日，杭州市临安区中医院信息设备科原副科长

谢雪峰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被区监委留置。心存侥幸的他一开始只

交代了售卖“统方”的情形，对代理药品收受回扣却绝口不提，试

图蒙混过关。

谢雪峰自 2000 年进入临安中医院后，一直从事该院网络信息

管理、数据收集等工作。这为他轻松获取药品处方数据，也就是所

谓的“统方”提供了便利。2008 年 1 月初，某药品销售人员赵某

通过朋友介绍找到谢雪峰，希望能拿到他代理药品的“统方”。最

后，双方约定以每个药品每次 100 元的价格进行交易。从 2008 年



1 月至 2019 年 5 月，赵某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支付给谢雪峰钱款

达 206 笔，合计 35.17 万元。

2019 年，临安区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腐败问题的治理力度，

各家医院也纷纷安装了“反统方”软件。然而，谢雪峰不仅没有收

敛，反而利用软件漏洞，继续售卖“统方”。不过，此时的他也变

得异常小心，只和赵某等少数几个自认为信得过的医药销售人员交

易，同时让他们改成现金支付，并且一个季度结一次费用，减少交

易次数和风险。

贪欲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在与药商接触一

段时间后，谢雪峰便不再满足于售卖“统方”获利，滋生出自己做

药品销售代理的念头。但是作为公职人员，又不方便抛头露面。怎

么办？谢雪峰想到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。

2008 年下半年，谢雪峰通过网络搜索到某药品省代的联系方

式，便冒用他人名义进行接洽。随后，双方在电话中约定了代理的

药品、返点的折扣以及支付的方式。

“最初，尝试性选了一两种药品，很顺利把药开发进了医院，

药品省代也很快把费用给了我。”在尝到甜头后，谢雪峰再无心思

钻研业务 ，一门心思搜集起药品信息。

经法院审理查明，2008 年至案发，谢雪峰先后将 6 种药品成

功打入临安中医院，共收受药品回扣共计人民币 197 万余元。



“谢雪峰行事极为谨慎隐蔽，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。”据办

案人员介绍，在多次与药商、药企联系时，这些涉案药企销售人员

都不清楚“谢雪峰”是谁，只知道和他们接触的人名叫“王伟”。

原来，谢雪峰早在一些医药销售人员与他进行接触，想要获取

“统方”时，就让他大姐、大姐夫、三姐夫等人办了多张不同银行

的存折、银行卡供他使用。在进行“统方”交易时，谢雪峰就直接

让对方将款项打入到这些账户上。

决定自己来做药品销售代理后，谢雪峰又取了个“王伟”的假

名，与其他药商进行联系，回扣则仍让对方打到他人名下的银行账

户。

谢雪峰自以为这种金蝉脱壳的作案手法很高明，殊不知法网恢

恢、疏而不漏，狡兔三窟终是作茧自缚。2022 年 2 月 14 日，杭州

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谢雪峰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 70 万元。


